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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ннотация: Культурный обмен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прослежива-
ется уже со времен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XIII‒XV вв.), а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установлены в начале XVII в. Император Канси (1654‒1722) проявлял боль-
шой интерес к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культуре, но считал это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й при-
вилегией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двора. В сочинении императора Юнчжэна (1678‒
1735), сына Канси, есть пассаж об отношениях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
вами, среди которых называется и Россия. В конце эпохи Цин (1644‒1912) 
некотор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 ение получила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на исток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буддизма, согласно которой неки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генерал обратился в буд-
дизм, следуя наставлениям русской буддистки-мирянки. В период Китай-
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1912‒1949) Россия упоминается все чаще в китай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кругах, чт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б интерес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 
российскому обществу и революции. Образ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й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текстах отличается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м, в некоторой степени отражая взгляд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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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Статья публикуется в составе избра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XXVI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Китай и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философи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ультура» 
(Москва, ИКСА РАН, 4–5 июня 2025 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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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итайски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кругов на Россию, ч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ценнос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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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1735), mentioned in his writings an attitude of passive engagement toward 
foreign countries, including Russia. Du 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1644‒1912), 
some believed that an American general, following the teachings of a Russian fe-
male Buddhist lay practitioner, converted to Buddhism, thereby introducing Bud-
dhism 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1912‒1949), 
Chinese Buddhist circles mentioned Russia more frequently, refl ecting the atti-
tudes of the Chinese public toward Russian society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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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何时何地传入中国，迄今尚无定论，然至少有西北和南方两
条路线，且传入时间有相当间隔 [张子开 2002：413–424]。自佛教传
入伊始，中土佛教史料或佛教信息即已然出现。至于系统编纂汉文佛
教藏经，今所知者乃滥觞于南朝梁武帝萧衍（464~549）天监十四年
（515）沙门僧绍奉敕在华林园中所撰《众经目录》四卷；刊刻汉文佛
教藏经，则始自北宋开宝四年（971）在四川成都开雕、太平兴国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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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竣工的《开宝藏》。此后，汉文及其他语种的藏经层出不穷，
至今不絶。主要汉文大藏经所收佛典，已经有归纳 [张子开  1998：70–
72]；内中所涉及的社会生活，更是历涉千年、包罗万象。

俄罗斯为我国主要邻邦之一，汉文藏经自亦有所反映。然学术界似
尚未论及，故今略加探讨，以就教于方家云尔。

中国与俄罗斯的文化交流，至迟始于十三世纪上半叶至十五世纪末
的金帐汗国时间（Золотая　орда）；清朝末年，东正教神父，亦接触
过西伯利亚残存的明代佛教遗物。

我们知道，中国和俄罗斯的正式外交始于十七世纪初；而互派使臣
和签约通商，则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彼得大帝（1672~1725）和康
熙皇帝（1654~1722）在位期间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

   插图1，清圣祖玄烨（康熙皇帝）像    插图2，清世宗胤禛（雍正皇帝）像

实际上，康熙帝即清圣祖玄烨之子、清朝第五位皇帝、清入关后的
第三位皇帝清世宗胤禛即雍正皇帝（1678~1735），所著《御制拣魔辨
异录》即提及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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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多能，佛多神通；能非圣
本，神通亦非佛宗。仲尼何尝知西
方之梵语？如来不能作震旦之唐
言。能与神通，各有所穷，与这个
有何交涉？

何况文字一端，魔藏父子，辄
以不识字讥密云，意谓不如伊等学
问。若要诠理论文，自有秀才们
在，何用宗徒！识字不识字，与这
个又有何交涉？博通经史，如剪彩
以添树上之生花。目不识丁，亦饭
熟不借邻家之水火。若魔藏父子，
其大病根，正在识丁，而不识这个。

今使蒙古人来，便接蒙古。俄
罗斯人来，便接俄罗斯。暹罗、苏

插图3，《拣魔辨异録》书影
（清雍正十一年(1733)，武英殿刊本）

插图4，释汉月法藏
《五宗原》明崇祯元年(1628)

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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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琉球、日本人来，便接暹罗、苏禄、琉球、日本。若必待伊识
得文字，然后接得，则佛法不能盖天盖地矣 [清世宗胤禛 1733]。

上揭《御制拣魔辨异录》文字，主要是雍正皇帝批判当时被他视为
异端的部分汉传佛教僧人的言语。所谓“魔藏父子”，指明代临济宗僧人
汉月法藏（1573~1635）及其徒弟潭吉弘忍。法藏著《五宗原》，斥当
时曹洞宗仅单传释迦拈华一事、抹杀五家宗旨；主张自过去庄严劫最
初之佛威音王佛以来，所有言法皆五家宗旨之符印。诸方惊疑，论诤
蜂起。潭吉请益于法藏，苦参得悟。法藏示寂后，继主杭州安隐寺；
亦斥禅林颓败之风，致 力改革时弊；撰《五宗救》，为师辩护。

雍正作《拣魔辨异录》，以世俗统治权力介入禅宗内部纷争，指
法藏和弘忍师徒一派为邪魔异说，毁其书，黜其徒，此脉遂絶。要言
之，雍正等人与法藏一脉的冲突，其实反映的是清朝喇嘛教与汉传佛
教之间的尖锐矛盾。

前引雍正“俄罗斯人来，便接俄罗斯”云云之言语，表面指即便如
孔子（Confucius，551~479 B.C.）和释迦牟尼（Śākyamuni，563~483 
B.C.）这样的圣人和诸佛，也不能知晓彼此国家的语言；所以对待前来
清朝的外国人，临时随机接待即可，不必事先去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
文字，不必非得等到懂得对方国家文字，然后才予以接待或应对。实
际上，这是从学习外国客人语言的角度，反映出清王朝对待包括俄罗
斯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基本态度：随机应变，并无事先预案。这种对待
外国的态度，无疑是被动和消极的。核诸清朝历史，应该说，这种态
度大体不差矣。

不过，被俄罗斯人称为“鞑靼皇帝”的康熙皇帝，倒是比其子雍
正帝要开放得多。康熙三十一年（1692），以伊兹勃兰特 ·伊德斯
（Избрант Идес）[伊台斯 1980] 为首的俄罗斯使团来华，他们所见的
康熙皇帝能说流利的满语、汉语和蒙古语，还能掌握一些欧洲语言的
基本词汇；对外国文化特别是欧洲知识充满兴趣，经常跟随欧洲传教
士学习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等；对俄国及中亚各势力的情况，了如
指掌。然而，康熙将对外国文化的了解作为皇室特权，清帝国整体上
还是相当保守的 。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雍正在面对汉传禅宗人士时，对包括俄罗斯在
内的外国持保守态度了。

延及清末，沈善登（1830~1902）《报恩论》更称，美国佛教乃自
俄罗斯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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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泰西各国，亦已通行佛教。美国有大善士，名阿尔格脱。本
为将军，因自疑其本教，徧访名师。后遇俄国优婆夷某某为说佛法
大要，遂发正信，弃官专修，提倡劝化 [沈善登  1936:47-48] 。

插图5，《报恩论》有关美国佛教的记载

“大善士 ”，大慈善家； “善士 ”，即佛教所谓施主，梵语
dānapati（दानपति）。阿尔格脱，或为Algot之音译。美国将军阿尔格
脱究为何人，尚不清楚。俟考。美国之“本教”，自为基督教（Christia-
nity）吧。这位“俄国优婆夷某某”，不知为谁。按，优婆夷者，梵语 
upāsikā（उपासिका）之音译；在家奉佛之女子 也。《魏书·释老志》：“
俗人之信凭道法者，男曰优婆塞，女曰优婆夷” [魏书·1974：3026]。也
就是说，沈善登主张，某位俄罗斯女士先信仰佛教，然后传给美国“大
善士”阿尔格脱；阿尔格脱，再传入美国：佛教传入俄罗斯的时间，要
早于传入美国也。

沈善登，浙江桐乡乌镇人。字谷成。清末秀才，曾任职于清朝廷
和民国政府，建国后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早年，受教于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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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年涉猎欧美学说，兼治佛学，笃信浄土，著有《报恩论》等。
晚年专研易学，辑有《需时眇言》十卷等，合刊为《沈谷成易学》：
其学问杂糅经学、佛学和西学。沈氏学贯中外，又曾任清民政部疆理
司图志馆编纂官等，其所谓美国佛教施主“阿尔格脱”受教于“俄国优婆
夷某某”，盖有以矣。

其实，《报恩论》还提到，“己丑夏秋间”，阿尔格脱从日本传教
来上海，曾与许息安及其子简面晤；沈善登有代许息安之《致杨仁山
书》，则许氏与沈氏及杨仁山（1837~1911）为同时代人：此“乙丑”
则必为同治四年（1865）矣。也就是说，美国阿尔格脱遇见俄国某优
婆夷，当远在1865年以前也。这也证明，俄国佛教有女性信徒即女居
士， 亦在同治之前吧 。

需要注意的是，“俄国优婆夷某某”能为美国“大善士”、原为将军之
阿尔格脱“说佛法大要”，则二人之间能够直接进行语言交流，此俄国
优婆夷当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族女性，而非俄罗斯境内的卡尔梅
克人（калмыки）、布里亚特人（буряты）、阿尔泰人（алтайцы），
图瓦人（тувинцы）等信仰佛教的蒙古族人吧。更何況，喇嘛教中并
无比丘尼（bhikṣuṇī [भिक्षुणी]），僅有修行女，她们并无资格弘传佛
法也。

缘于种种原因，民国佛教文献中提及俄罗斯的地方，要远多于清
朝；诸如《普陀洛迦新志》等寺院志，释太虚、释印顺和吕澄等的著
述中，并皆有所涉及。释印顺（1906~2005）《中国佛教琐谈》，论及
俄罗斯东正教，并与中国等地的信仰作了比较：

说到俄罗斯人信仰的东正教（天主教的一支），传说神父的信
仰虔诚到什么程度，死后是尸身不会坏的，所以也留下不坏的遗
体。在革命期间，发现其中有些是假的，大概公认为应该不坏的而
竟腐烂了，怕削弱信徒的信心，所以有了伪造的。但在这故事中，
可见东正教的神父，确有 死而不腐坏的。……这些传说（我没有亲
见）中的事实，如南美洲的、俄罗斯的、新疆的、西藏高原的，都
有天气寒冷（或极热）、干燥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遗体不坏，
似乎是并不太希罕的 [释印顺 URL]。

这实际上比较了俄罗斯东正教和佛教中的相似宗教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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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僧人中，释太虚（1890~1947）提及俄罗斯最多。他将世
界文化分为甲、乙两种，乙种文化“以科学及宇宙哲学为代表”，甲
种文化“以宗教及人生哲学为代表”；“俄国之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
等；皆应包括在甲种文化范围以内”：对俄罗斯文化的评论，不可谓不
高矣。

太虚更进一步，讨论了俄国革命：

有政府则仍依国家设政府以行集产、或共产事实，如俄罗斯则
用政府以行共产者是，无政府则不立政府，人人各尽其力，各取
其需，以政府恒为资本家之护符，故主张推翻政府，因此兼及于国
家、家庭、宗教、亦完全推翻。

显然，尽管身为出家人，释太虚还是相当关注世俗社会的。
概言之，民国时期的汉文佛教文献，多讨论俄罗斯传统文化和当时

俄罗斯局势。
另需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南条文雄（Nanjō Bunyū ，849～1927）

致杨文会（1837~1911）的信函中，也提到了“露西亚国圣彼得堡府大
学”：

插图7，释太虚插图6，释印顺

Чжан Юн.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Росс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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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往年在英国，借览《金刚经》及《行愿赞》之梵文；于露西
亚国圣彼得堡府大学，其式样实与贵赠同：故望蜀之念勃起，不可
抑也。贵处复得《金刚经》及他经梵文，则请使弟阅之。

“露西亚国”，即俄罗斯国。“露
西亚”，乃Russia的日文译名。

在南条文雄眼中，圣彼得堡
大学实为俄罗斯佛教研究重镇之
一吧。

朝鲜近代史上的著名学者李能
和（1869~1943）所撰《朝鲜佛教
通史》所说“露西亚”，也当源于日
语音译吧。 “露西亚”，或作“鲁西
亚”。日本人心目中的“鲁西亚人”的
形象，如下图所示：

插图8，南条文雄

插图10，鲁西亚人之图

插图9，杨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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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其他佛教文献中，也有提及俄罗斯之处，
但这已经不是本文的探讨范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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